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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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冀东日报》编采通全面发展
多路跟进唐山解放

1948 年秋天，随着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

摧枯拉朽，冀东解放指日可待，冀东区党委

和冀东日报社为适应新的形势做了大量充

足的准备工作。

1948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正在冀东十

五专署公安处从事锄奸反特工作的岳欣，收

到冀东区党委调他到冀东日报社任副社长

的通知，并要求他尽快报到。第二天一早，

连夜交接完工作的岳欣坐上一辆胶轮大车，

向着遵化县城西北的孟家铺出发。

孟家铺村位于长城脚下，远处是一片连

绵起伏的山峦和郁郁葱葱的密林，冀东日报

社此时正驻此地办公。岳欣的到来受到了

报社同志的热情欢迎，也加快了冀东区党委

对冀东日报社改组的步伐。

10 月 27 日，报社召开全体大会，宣布了

冀东日报社改组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

情况：

社长仍由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达

兼 任 ，岳 欣 任 副 社 长 实 际 主 持 报 社 工 作 。

编 辑 部 长 是 孔 祥 均 ，副 部 长 是 陈 大 远 、陈

棣；采通部长是白瑛。调走杨林，孟广平，

还有一批原从各部门抽调来的同志也另有

任用。

编辑部下所设的编辑、采通、机要、记

者、资料、电台等各科、组、室的组织机构基

本不变，但人员进行了调整。加强编辑部工

作，实行编采通合一，加强地方消息报道，办

好副刊。

综合几位老同志的笔记加以整理，报社

此时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组成大致如下：

编辑科科长是陈大远，他还兼任副刊主

编。编辑科下设新闻组和时事组：新闻组编

发国内外新闻；时事组负责编发电讯新闻，

组长是万里，还有肖军（胡铮）、宋瑞祥、李远

等几位同志。

采通科长是白瑛，采通科下设编整组、

采通组：编整组负责编发地方新闻，整理通

讯员来稿，组长是李玉文（于文）；采通组负

责采访和通讯员的联络工作，组长是王重

五，组员有金森、叶遥、金涛等人。

记者组组长是周新华，还有史向荣、鲁

克等同志（记者组归采通科领导）。

资料室负责人是白坪（资料室归编辑科

领导）。

机要科长是崔治平，还有毛真、李振等

同志。

同时，为扩大稿件来源和使稿件有充分

选择的余地，报社决定加强新华社冀东分社

下属各支社的组织建设，并在各机关、学校

和文教卫生部门聘请、发展一批特邀记者和

通讯员。

扎实推进的一系列工作使《冀东日报》

走上更加健康正常发展的轨道。

这一阶段，区党委组织部还陆续分配给

报社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其中多数是从

北平、天津、唐山等地高等院校毕业的大学

生，还有一批从上海、重庆、浙江来的知识分

子，如红谦、肖铃、丁方、陆明、杨达、洪涛、曾

平、潮清、田兆祥、叶涛、洪滨等同志都是此

时来到报社的。这批青年人的到来，不仅给

报社注入了新鲜血液，也给报社的业余文化

生活带来了十分活跃的气氛。这时的报社

可说是人才济济，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1948 年 11 月，东北解放后，冀东地区大

战的气氛愈来愈浓，备战工作也越来越紧

张。冀东日报社、新华社冀东分社指示各支

社（即十四支社、十五支社、滦东支社、路南

支社）加强解放城市的报道，并组成前线支

社，携带电台赶赴前线，随军报道。报社记

者组长王重五任前线支社社长，他和史向

荣、李远、叶遥等人组成的前线记者组，报道

我军战绩十分准确及时，为冀东各支社向总

分社发稿争取了主动。

11 月 4 日黎明，人们还没有起床。住在

遵化县关山口村的冀东区党委派人到孟家

铺通知报社即刻把房子腾出来，搬至遵化县

魏进河村。原来我东北野战大军的一支先

头部队在头一天深夜已经进关，指挥机关的

同志们要在孟家铺设临时联络站。

部队来得太快了，快得出人意料，报社

同志非常惊喜。大家马上起床收拾东西，

把住房和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给部队腾

好房子。然后高高兴兴地打起背包，向着

魏进河走去。

当天傍晚，报社所有人员全部搬到魏进

河。这是个有百多户人家的村庄，老乡们热

情地给腾了 20 来间房子，同志们办公、住宿

挤在一起。紧张的工作，兴奋的情绪，热烈

的议论，使报社生活空前活跃。

11 月 8 日，滦东柳江长城煤矿和昌黎等

县已解放，报社派周新华、刘保民同志前去

采访。当天夜里，他们乘汽车出发，很快便

发回了一系列令人激动的消息。

11 月 10 日，寒风凛冽，下了一夜的大雪

仍未停歇。天冷，路滑。冒雪出去采访的同

志带来消息，东北解放军已有一批战斗部队

顶风踏雪赶到冀东。

11 月 20 日，报社刚从魏进河搬到郝各

庄，唐山工委领导（已被任命唐山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杨远便到冀东日报社驻地，传达

了中共冀东区委的决定：要求冀东日报社派

出相关人员，在唐山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先

期接收敌伪唐山日报社的全部资产，并立即

筹办中共唐山市委机关报《新唐山日报》。

组织抽调新华社路南支社、路南《人民报》的

赵振中、郩珍和新华社十五支社社长白瑛负

责《新唐山日报》工作。

报社第一时间开会研究了进入唐山后

如何开展工作的事项，并制定了具体措施：

一、立即派人赴唐山市外围号房子，为报社

机关、电台、印刷厂安排处所，待命就近入

城；二、抓紧时间把印报的机器设备和电台

通讯器材检验一遍，保证在唐山解放时按

时出报和不误通讯联络；三、抓紧进城前的

时间，把档案资料整理成册并编号和注明

日期，装箱待运；四、把伪唐山市党、政、军、

警、特、工矿企业、文教卫生事业单位的组

织机构、人事情况编成材料，供有关接收部

门参考。

此后两天，大家都是在学习政策，分头

阅读摘记唐山政治、经济、文化、工矿、企业

等材料中忙碌度过的。

在此期间，冀东区党委筹组的进城机构

与人员，包括中共唐山市委、唐山市政办事

处、唐山市公安局以及警备部队等已全部配

齐，并先后出发到丰润县东北方向的曹鲍庄

一带集中培训，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制定接

管方案等。

11 月 23 日上午，报社进驻唐山的队伍

（除记者组 4 人外，还有电台的 3 人，印刷厂

10 人，共 17 人），分乘两辆胶轮大车，欢天喜

地向着曹鲍庄出发了。

刚下了一夜雨的道路泥泞不堪，方走 50

多里，已是夜雾弥漫，不得不夜宿遵化县六

区崔庄子。24 日黎明，由崔庄子启程赶路，

经遵化县新店子、党峪、丰润县北夏庄、左家

坞、杨家铺，车行 60 里，日落时分才赶到目

的地曹鲍庄。

记者组一到曹鲍庄便开始紧张的学习

和采访活动，他们分头到唐山市委、工委和

部队的驻地采访，收集了解唐山各方面的情

况，不断向《冀东日报》发来各种消息和通

讯。报道了唐山人民喜迎解放的许多动人

心弦的生动情景。

12 月上旬，我东北解放军大部挥师入

关，以排山倒海之势，分多路向天津、塘沽、

芦台、唐山诸敌点进军，对敌进行分割包围，

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防止其从海上逃跑。

王 重 五 和 叶 遥 一 路 追 随 着 部 队 急 行

军。12 月 11 日，他们在玉田亮甲店附近的

一个小村同进关部队领导机关沟通后，便随

着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一支开往唐山的部

队同路前进。

这支由冀东子弟兵组成的铁血之师，作

战骁勇，在辽沈战场立下赫赫战功，此次又

作为第一批入关的野战部队，为家乡人民送

来了胜利果实。

记者亲眼见证：在唐山近郊，敌人逃跑

时在桥边埋布了地雷，解放军工兵在前面扫

雷，开出一条狭窄的小路，大部队穿桥而过；

在唐山市区，部队在零星的枪声中，快速追

击敌人；在唐山火车站，大部分敌人已乘火

车西逃，我主力部队继续向前挺进，追击逃

跑之敌。

王重五和叶遥由火车站折回市内，根据

部队领导机关发布的战况，向报社发回了唐

山解放的消息，同时还报道了我军追击敌军

并在唐山火车站俘获一批敌人缴获部分武

器的消息。

冬夜的唐山市区，街上清静无人。率先

进城的一部分同志立即组织起来收枪，将各

处散落的枪支收集后集中存放到开滦煤矿

高级员司俱乐部。为了防备尚未逃跑或潜

伏下来的敌人破坏，叶遥被派到高级员司俱

乐部，看守了一夜枪支，王重五则又赶去参

加接收敌伪《唐山日报》。

史向荣和唐山市委机关一起行动。他

的笔下记录了唐山市委、市政办事处和各机

关部门进入唐山市的情景：

1948 年 12 月 12 日中午，曹鲍庄，唐山工

委书记（已被任命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宋

敏之紧急传达了最新命令，即唐山守敌已撤

至唐山火车站，准备逃走。各部门即刻准备

出发，必须于天亮前赶到唐山，接管城市。

同志们一片欢腾，紧急集合并于下午 5

点多钟整装出发，顺着通往丰润县城的公

路，一路小跑前进。沿途经过的一些村庄，

锣鼓、喇叭声响成一片，胜利的消息像长了

翅膀，飞传各地。

到了丰润东关，只见灯笼火把照得通

明，人们欢天喜地正在庆祝唐山解放。晚

上，唐山市委机关人员在这里匆忙吃了饭，

又连夜赶行四五十里，于 13 日凌晨进入唐

山市。

早在日本投降之后，为准备接收唐山

市，我党在原冀热辽区党委城工部的基础上

组建了中共唐山市委，归冀东区党委领导，

下辖唐北、唐西、唐东、东矿共 4个工委。

1948 年 4 月，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全面

胜利，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冀东区党委决定，

撤销唐山市委建制，改建为中共唐山工委。

1948年 11月中旬到 12月初，中共冀东区

委以中共唐山工委为主要班底，组成了接管唐

山市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任命阎达

开为中共唐山市委书记，李一夫为唐山市政办

事处主任兼公安局局长，彭寿生为唐山警备司

令部司令员，何兰阶为政治委员……

1948 年 12月 12日，唐山解放。

1948 年 12月 13日，唐山市军管会成立。

1948 年 12月 14日，《新唐山日报》创刊。

1948 年 12 月 15 日，中共唐山市委全面

接管各项工作……

唐山，这座中国近代工业重镇终于回到

了人民手中。

（待续）

乡野地气（二）

□ 于东兴

耪三遍
锄耪，是庄稼地里的主要活计。从禾苗出土到青纱帐

起，大都要锄耪三遍，以除草、松土、保墒，防倒伏。耪三遍，

也就成了昔日标志性农活。

高粱、谷子长到三四寸，玉米长到四五寸高时，下锄耪

头遍，以锄松板结，刈除杂草。此时正值初夏，风清日朗，人

们头顶草帽，脚踩垄背，下锄，回拉再前推，三步一回合，前

进三五尺。拉锄，锄板不能吃土过深，也不能漂出地面。前

推，下压锄板，推散翻上来的土坷垃。锄过的田垄，草净土

新，禾苗规整，煞是好看。这时，视野开阔，时见锄地农人躬

身忙碌于田野，锄地的沙沙声时隐时现。而张弛俯仰之间，

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者，都是受尊敬的庄稼把式。

耪过头遍地，就要间苗（也叫薅苗）定苗了。高粱沟播，

下种密，先间一次苗，长到四五寸高时再定苗。高粱定苗不

再手薅，而是用锄板去铲。成手定苗，手头精准，举锄苗垄

间，里勾外挑，按株距留下一株健苗，余下的碰到锄板就摇

晃着唰唰倒下。成手留苗株距几乎一致，绝无疏密跳跃之

处，令人叹为观止。玉米按埯播种，株距已定，每埯薅去多

余，留下一株即可。薅苗的活计，多是妇女去做。蹲着薅

苗，成垄成片，腿不得伸，腰不得直，一天下来，腰腿酸疼，也

真难为了她们。

耪二遍时，禾苗已然覆垄，远望近瞧，绿色盈野。这时

节，耪地又是一番功夫：先从外手下锄，培上外垄的土；再从

里手深搂一锄，培上里垄的土；最后里搂外撩两锄，一步四

锄，培好三棵苗的土。耪过二遍，施过肥，再赶上一场雨，小

苗就窜着往上长。微风起处，绿叶飘摇，到了庄稼地里最好

看的时候，也到了庄稼人最辛苦的时候。

高粱玉米长到一人高时，就要耪三遍了。这时，遍野庄

稼已遮住视线，遮住村庄。钻进没人深的庄稼棵里，就像潜

入密密的森林，非到近前，彼此都看不到对方，只听锄板前

搂后锄的“喳喳”声和庄稼叶子簌簌响。这次锄耪，要逐棵

培上隆起的土堆，防止倒伏。此时天已入伏，正值“上蒸下

煮”之时，庄稼地里密不透风，还未伸锄就先出汗了。耪到

地头，抹把汗，若是正巧头顶飘过一朵云来，或是刮过一阵

风，那是耪地人最惬意的时候了。

耪过三遍，庄稼进入旺盛的生长期。好像一夜之间，高

粱就吐了穗，玉米就甩出花红线，田野里到处弥漫着青草和

庄稼的气息……

我是丰南区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 81 岁

了。我父亲马建廷（化名寒潮）生前曾任《救

国报》总务科长，1944 年牺牲于任上。牺牲时

年仅 28岁，现长眠于杨家铺烈士陵园。

近日看到《唐山劳动日报》连载的《回首

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简述从〈救国报〉到

〈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长文，我心潮起

伏，不禁又想起父亲在《救国报》工作时的烽

火岁月，以及英勇捐躯的悲壮往事。只是父

亲牺牲那年，我只有八个月大。虽然后来从

母亲的讲述中，大致了解到父亲在《救国报》

工作时的忘我、牺牲时的英勇，但对他辗转日

寇枪口下，奔走山区险路，一次次地转移阵

地；多次冒险潜入敌占区采购物资，保证《救

国报》的后勤供应，并多次掩护战友撤退；以

及弹尽粮绝英勇不屈的壮烈情景，都无从具

体知晓，我每每为此而伤怀。

后来，得悉陈大远同志曾是我父亲的战

友，他们在《救国报》一起战斗过，共过患难。

我有幸在北京和丰南两次与陈大远同志相

见，从他的讲述中，才更详细地了解到父亲生

前在《救国报》工作以及牺牲的情况。这以

后，他寄给我一本天津日报新闻研究室编的

《新闻史料》，上面刊有他写的回忆录《记冀东

〈救国报〉的几位烈士》，文中记述了四位《救

国报》烈士，我父亲寒潮就在其中。还有一期

《冀东文艺》，刊有他写的《高飞吧，年轻的一

代》，较详细记述了他与我父亲相识和共同战

斗的往事，以及我父亲牺牲的经过。

在这里，我将其中一些段落摘录如下，谨

以此作为对《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长文

的回响，以及表达对我父亲那一辈为民族解

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坚定信仰的崇高敬意。

陈大远在《忆冀东〈救国报〉的几位烈士》

一文中写道：

寒潮同志，河北丰润人，原名马建廷，化

名文生、字辰，后改名寒潮 。从 1941 年《救国

报》社迁到鲁家峪时开始，他就是报社的总务

科长。报社的后勤工作，像财务、总务、生活

物资的供应、隐蔽地洞的建造，住地的踏看选

择等等，都由他来担任。但是，他的最繁难的

工作、最艰巨的任务，并不是这些，而是要保

证报纸、书刊编辑出版所需要的物资供应，像

纸张、油墨、蜡纸、誊写印刷用具等等，是一日

不可或缺的。

这些物资，游击区根据地是没有的，必须

从敌人据点里购买运送出来，比较小的据点

如县城，也是很难买到的，要到大据点，主要

是天津、唐山等城市才能得到这些物资。为

了完成这个任务，寒潮同志物色了许多住在

游击区同敌据点有关系的人，并且通过这些

人同敌据点里有办法、有爱国心的人士相交

结，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报社需要的物资买

到手，运到根据地。这样的工作，困难是很多

的，但是，不管敌人制造多少障碍，不管在敌

人封锁、“扫荡”多么紧张的时刻，在寒潮同志

的艰苦奋斗之下，《救国报》所需要的物资，从

来没中断过，总是保证充足的供应。

陈大远在《高飞吧，年轻的一代》一文中

写道：

1941 年 8 月的一个晚上，我走进了遵化

县鲁家峪东河沟的一个院落，这是我第一次

踏进革命工作的门槛。接待我的是《救国报》

社社长崔林和寒潮同志。

我第一次踏进革命之门，在革命阵营里

过 第 一 个 夜 晚 ，就 是 同 寒 潮 同 志 一 起 度 过

的。那一夜，我心情自然是不平静的，所以合

不上眼，寒潮同志就陪我到能够合眼入睡的

时候。

在这一夜里，我了解到，寒潮同志是丰润

县小峪村人，自幼家境贫困，不得不到外边去

当学徒、寻找职业，所以他并不是个道地的农

民。他在镇上当过刻字工人，刻图章不仅要

会操刀，而且要会执笔，真草隶篆，都要写得

清楚匀整。他还做过石印工人，不但能掌握

石印技术，而且写一笔很好的蝇头小楷。因

此，我惊叹他是个文武全才的人。他的工作，

需要很好的脚力，今天在鲁家峪，明天可能到

丰润城外，后天可能到唐山近郊，甚至要到天

津附近的关系地，然后再到若干存放印刷物

资的基地，妥善地把物资坚壁起来。他的一

身好拳脚，武生式的身板，帮助了他的工作。

他的文才，就使他十分热爱报纸的印刷出版

事业。

第二天，崔林和寒潮同志，把我送到山东

耍儿峪，这儿有一个刻字小组，我就成了这个

小组的成员。据说，寒潮同志经常到这儿来，

以便了解誊写印刷物资的消耗情况。以后我

们到鲁家峪以西的榛子峪、井儿峪一带活动，

寒潮同志也经常在这里。不久之后，我们奉

命把工作、宿营地点定在鲁家峪北峪，寒潮同

志也经常在这里办公。

我们发现寒潮同志有一个极大特点，需

要的时候，总是不顾个人，经受疲劳，承担风

险，去解除同志和乡亲们的困苦和危难。有

的同志说：“寒湖同志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极

其反对这种说法，总是正颜厉色的给予反驳：

“谁看见我在肋巴骨上插着两把尖刀的？我

是共产党员，不是绿林好汉。”寒潮同志越认

真，就越有点像窦尔墩再世的气概，大家越爱

同他开玩笑。

有些同志说，寒潮的腿，像水浒里的神行

太保；他的心，像铸弹炉里的一团烈火，这团

火不但炼着他自己，也炼着同他在一起的别

人，使他们从朽铁变成一颗炸弹。

1944 年初夏，青纱帐刚起。这时，寒潮同

志为了从唐山运出一批印刷物资，同他的唯

一助手张西庆同志，南下老庄子一带。

一天清晨，附近据点的敌人对寒潮同志

住的村子实行包围、进攻，当他们发现这个突

然情况的时候，敌人已经进院搜索，不可能突

围转移了。摆在他们眼前的任务就是战斗。

他们只有两个人，二把德枪，敌人几十倍于他

们。他们研究了这个情况，决定一个人把住

窗口，一个人把住门口，沉着应战，使有限的

子弹，消灭更多的敌人。他们给敌人以足够

的惩罚之后，英勇地牺牲在这里了。

关于他们战斗和牺牲的情况，只是后来

听当地老乡说的。最了解情况的老乡也不是

目击者，而是从现场，从敌人死亡情况，从寒

潮和张西庆同志牺牲后的形态推断出来的。

所以我不可能多置一句形容词。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悼念一位烈士是

不用眼泪的，因为烈士最不喜欢眼泪。我同

寒潮同志有些特殊关系，我第一天踏进革命

之门，是他和崔林同志接待了我，我十分崇敬

他的性格和品德，在危险的情况下，我同他共

同行动过两三次，而最重要的，他是我的入党

介绍人，是他和崔林同志把我引进到党内。

因此，当我听说他牺牲的时候，偷偷地哭了一

场，我哭他，也替他的父亲、爱人和孩子们哭

他。因为这时候，他们还不可能知道寒潮同

志牺牲的消息。我也曾为他作了一首挽诗，

当时不敢给人看，现在不妨抄在这里。

革命途程远未终，奈何君死我偏生？

英雄常共崎岖路，偷问苍天泪雨零。

寒潮同志牺牲两年多之后，也就是日本

投降后的不久，我到他家去了一趟，想给他的

家属一些安慰。谁知这次见面的情况出我意

料之外。寒潮同志的父亲向我说，要打仗就

得有牺牲，怕牺牲还当石印工人不好？他死

的硬气，没给中国人和我们马家丢脸就好。

这话出自一个失掉儿子的老人，是多么可贵

呀！他的爱人也说，告诉报社领导，不要惦记

我们，建廷一死，可能给家里留下一点困难，

可是我们会克服的。不是我来安慰他们，而

是他们在安慰我。我的眼泪憋不住，扑簌簌

地掉了下来。

1983 和 1984 年，陈大远同志还先后给我

来过两封信，讲述了他老伴在战争年代曾到

我家养伤等事，情感真切。在第二封信中，

他写道：

你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同

志。尤其是我和他有特殊的友谊，并不言过

其实。当然，这不只是私人感情，主要的还是

阶级感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北京有好几

个同志都是你父亲的老战友。我们每到一

处，总是要谈起你父亲和别的烈士的事情。

你父亲在老同志们的心里是永远活着的。

你父亲的化名，第一次叫“文生”，1942 年

改为“宇辰”，1942 年末改为“寒潮”（不是韩

潮），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牺牲。这个名字基

本上是他自起的，他原想叫“寒流”，后有政治

部一位同志建议，“流”字不好，“潮”字更好，所

以就叫作“寒潮”了。他在救国报社任总务科

长，后来改为石印的印刷所长。因为你父亲有

石印技术，还会刻图章。在工作上，他总是埋

头苦干，任劳任怨，他和同志的关系极好。他

是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入党我不知道。但

是我入党时你父亲是我的介绍人之一。

你父亲是个好同志、好党员，他的工作，

他 的 牺 牲 ，对 共 产 党 员 的 称 号 是 毫 无 愧 色

的。我一想起你父亲，总是以有这样一位老

战友而自豪。

……

往事悠悠，并不如烟。从《救国报》到《唐

山劳动日报》，抗战烽火中这段可歌可泣的艰

苦岁月，我们会永远铭记；为民族解放、人民

幸福而奋斗乃至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将永

远鼓舞我们在新时代勇往直前。

我的父亲与《救国报》
□马金兰


